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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兰玉兰
一瓣一瓣一条娃娃鱼的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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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年前，友人从江西山区的
岩溪里弄来一条娃娃鱼，我是第一
次如此近距离与娃娃鱼面对面，这
娃娃鱼连头带尾有七八十厘米，体
重2.5公斤，看上去通体褐黑，脑袋
扁平，嘴巴宽大，也不知道眼耳鼻
长在什么地方，实在称得上丑陋。
友人说，你别看它长得丑，地位可
高了，他如数家珍地说了许多：娃
娃鱼不是鱼，它学名叫“中华大
鲵”，又称“东方蝾螈”，生活在3.5
亿年前的地球泥盆纪，比生活在地
球中生代的恐龙还要早1.6亿年，
自从它来到我们这颗蓝色星球后，
强大基因使它躲过了三次地球生
物大灭绝，堪称奇迹，是我国特有
的珍稀两栖类动物；它具有极高的
营养价值和重要的药用价值，早在
明代，李时珍就在《本草纲目》中记
载，大鲵对贫血、痢疾、冷血病等有
疗效，尤其对于免疫力调节、抗肿
瘤、抗氧化等方面具有基因优势；
现代医药研究，更是从大鲵的组织
中发现了伏立诺他、依泽替米贝、
可的伐唑、曲昔派特、托利卡因、异
戊巴比妥等12种药物成分，这些
药物成分的重要发现，也让大鲵的
营养药食登上了新的台阶。中华
大鲵对人们的身体健康效用可以
用“无出其右”一词来概括。

经友人这么一介绍，这只丑陋
的家伙，立马在我面前变得“尊贵”
起来。接下来，围绕着“吃”还是

“放”，一群人开始纠结，一部分人
主张吃掉它，另一部分人主张放
生。我说，先养几天再说。老陆找
来一只大塑料箱，放上水，把娃娃
鱼放进箱内，我看它一动不动地伏
在水中，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在后来的几天内，我只要从外
面回来，都会去看看它。又过了几
天，我从外面一回园子，立即对身
边的人说，放生娃娃鱼。园子有个
荷塘，水小，而园子外就是浩渺无
际的大太湖，是放生在园子内的小
荷塘，还是放生于园子外的大太
湖，众人意见不一。还是年长的老
陆开了腔，他说，还是放在园子里
吧，也让我们有个念想，万一叫起
来，还可以听到它的声音，放在外
面的大太湖，以后是死是活我们都
不知道。娃娃鱼就这样被放进了
荷塘，与我们朝夕相伴。

放生之后，我们也真的会经常
想起它，主要是关心它的生存环
境。这个塘小，里面没有什么浮游
动物，而根据娃娃鱼的食性，它喜
食鱼、虾、蟹、蛇、鸟和蛙类等动物，
很显然，这个塘里没有这些它想吃

的东西。而且据资料介绍，娃娃鱼
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要求溶氧丰
富，最喜山涧溪流水，水库水、地下
水等清凉活水也行。水温在
0℃～28℃以内，以10℃～22℃为
好。而再看看这塘里的水，它虽取
自太湖，但不能流动，浑黄浑黄的，
水量又不大，所有的条件都不符合
娃娃鱼的生存环境。

一晃五六年过去了，园子里所
有人从没看见它的身影，也没听到
它小孩般的叫声，大家都认为它死
了。但我一直心存念想，希望有一
天能再看到它。直到今年四月的
一天，一向爱好垂钓的妻来到园
子，她手脚麻利地在塘中下了几把
钩，居然接二连三地钓出两只野生
甲鱼。一天傍晚，妻习惯性地又去
拉拉垂钓的钩，只觉得越拉越沉
重，她连忙叫来老陆，让老陆打着
电筒，她再次用力上提，只见一黑
乎乎的家伙冒出水面，老陆不禁惊
呼：“娃娃鱼！是娃娃鱼！”妻垂钓
几十年，从未见过娃娃鱼，也不禁
兴奋起来，她一手拉着线，一手接
老陆递过来的手电筒，让老陆赶快
去拿抄网。就在他俩换手期间，那
家伙一个挣扎，脱了钩，逃了。老
陆两手一摊，一脸苦笑，妻有些沮
丧。这次，我虽未能与娃娃鱼打个
照面，但我知道了，娃娃鱼还活着。

一个多月之后的五月中旬，妻
从老家回到园子。她又忍不住操
起老本行，怕娃娃鱼再咬钩，选择
了离上次上钩较远的小桥边下了
钩。她又觉钩下很重，她心下一
沉，心想，不要又是娃娃鱼啊！她
放松了手中的鱼线，叫来侄儿宋无
名，无名人高马大，年轻力壮，她让
无名手拿抄网，自己轻轻上提，只
见一只黑乎乎的脑袋冒了出来，无
名惊呼：“又是娃娃鱼！娃娃鱼又
上钩了！”妻不知如何是好，从内心
讲，自从那次娃娃鱼上钩之后，她
真的不再希望钓到娃娃鱼，谁知这
家伙确实嘴馋，又咬上了。

这次上钓，至少颠覆了百度上
的一个认知。有知识介绍，娃娃鱼
在水中不喜游动，它往往蛰伏在某
个石缝里，静待猎物路过，猛地一口
吞下，但从这次上钩的情况看，却不
是这样，妻在离第一次上钩至少20
米的小桥边下钩，目的是避开娃娃
鱼，可未能避开，它在水中潜游了
20多米，赶来咬钩的。现在看来，
它不仅没有潜伏不动，而且在水中
做了长距离运动，赶来咬钩。妻绷
紧鱼线，无名则手忙脚乱地用抄网
去抄。无奈这家伙太大，抄网没能

兜得住，娃娃鱼又脱钩逃了。
妻因此停了一段时间没有再

下钩，内心也是不希望再钩到娃娃
鱼。时令已进入了六月，有一天，
宋无名说，他发现了一只大甲鱼在
水中探头探脑，足有四五斤重。这
一信息又激起妻钓甲鱼的冲动。
她再次垂下钩。这次她又选择了
一个她认为娃娃鱼不会来的位置。

投下钩的第二天，习惯早起的
妻，天蒙蒙亮就起了床，她习惯性
地拉了拉鱼线，不好！又是很沉很
沉的，她心中一紧，别又是娃娃
鱼？她叫醒宋无名前来配合，无
名这次有了经验，悄悄地把抄网
深入水中，从底部兜住，用力一
抄，黑乎乎的家伙终于落入网
中，毫无例外地又是娃娃鱼。无
名把它放入一只大塑料箱中，他
没有放自来水，而是特地舀来荷
塘里的活水。上秤一称，去掉水
和箱的分量，娃娃鱼净重5.6公
斤，足足比刚刚来的时候重了一
倍，望着箱中这黑乎乎的家伙，
谁都兴奋不起来。妻说，娃娃鱼
三次都上钩，两次逃脱，这次钓
上来了，可它嘴巴里肯定还留有
三把鱼钩，要让人撬开它的嘴
巴，取出三把钩，还是放生吧。
但一查百度，百度上说，娃娃鱼
生性凶猛，牙齿锋利，一旦咬
住，死不松口。这样一来，无人
敢接近娃娃鱼了，更别说去碰它
的嘴巴。就这样，娃娃鱼被安顿
在一只不大的塑料箱子里，一时
没有被放生。

过了几天，园子里来了一名卢
姓客人，此君从小胆大无比，生擒
过不少飞禽走兽。他找来一条大
毛巾，戴上厚厚的橡皮手套，让无
名当他的助手，猛地用毛巾裹住娃
娃鱼的头部，把它抱了出来，又借
助老虎钳撬开它那阔平宽大的
嘴。此时的娃娃鱼一反往日的呆
萌憨相，使尽浑身解数拼命挣扎，
又猛地向小卢的手咬去，小卢眼疾
手快，只是把手套咬了一个洞，在
场的人，此时都领略到了这个家伙
的凶猛。小卢也被它激怒了，猛地
撬开了它的嘴巴，可找来找去，一
只鱼钩也没找到。小卢告诉我们，
娃娃鱼是一种神秘的动物，它自身
有一种神奇力量，能自行脱去鱼
钩。大家不禁对它敬畏起来。

娃娃鱼再次获得新生，被放进
了荷塘，成为小园的成员之一，与
我们日日夜夜生活在一起。人与
娃娃鱼相守相伴，希望有一天能听
见它婴儿般以哭当歌的声音！

沉沉夜深里的雨滴繁冗，被一种类
似竹竿敲铁棚的声音弄醒，以为出了什
么事。天啊，外面又开始下雨了。正是
积攒的雨水滴在不知谁家雨棚的声
音。这么响！像一个发怒的人。推开
窗户，雾气蒙蒙里扑鼻而来森林的蘑菇
味道，连忙关了窗。这味道，又仿佛是
从前的牛汪塘。顿时就灰了心，分明仍
是该死的梅雨。季候已是大暑，据说不
久就立秋。这时候下雨，连个雷都没
有，还是雾一样绵绵的，软得像一锅拌
含着小剂量硫酸的雾，带有龌龊的野
心。分明是要把人慢慢闷死，炖死，一
点点腐蚀死。可笑外面的风，还发出冬
天才有的呼号。没有哪年是这样的。
淅沥淅沥，淅沥淅沥……天地呈现为一
张老妇无声蠕动的嘴巴，啰唆到令人生
厌。我怕这个老妇，闭上眼睛，把她关
在门外，纯粹是出于本能……

梅雨是我一生的阴影，尘埃是我一
生的敌人。我想离开平原，去没有这两
样物事的地方。那我何时动身呢？何
时动身都不能够抵达。没有梅雨和尘
埃的城市是一座看不见的城市。谁也
不能够抵达一座看不见的城市，抵达一
个从未存在的地方。

也就只能，耐心地忍受。耐心地睡
去，在午后。把自己关在歌声里。《悠悠
岁月》是安妮·埃尔诺写的，有了耳机
后，他们活在音乐里。音乐是一座房
子，房子里有星光，有河流，有月色，也
有温柔晚风。音乐的房子是敞开的，也
是密闭的，进出随意，来去自由。

岁月长河，纷繁终寂寞。淘尽浪花
千万朵，有你也有我。深情凝眸几多，
雨露滋润几多，星辉斑斓几多，尘缘牵
挂几多。爱已过，梦已过。昨日春满
园，今夕花又落。叶凋零，花又落。缘
来有因果，缘去无对错。

这歌词太好了。一般人写不出
来。一个叫许冬子的人写的。我不认
识许冬子，但我认识这歌词。一直听到
落泪，反复循环，反复落泪。缘来有因
果，缘去无对错，我只是宇宙时间里的
一粒沙啊。生活的一切都是缘，缘就是
时间的编程。你都是一个方程式了，你
还在漫漫长路上求解，来去都不执着
罢。答案不执着，求解亦不执着。

这歌里有道。这道，是历经千帆才
得领悟的一河长天。不经历纷繁寂寞
的变换，怎能写出这样的歌。淡淡的惆
怅里淡淡的释然，淡淡的释然里依然有
淡淡的惆怅。

沉沉的午梦，听着这样的歌子。梦
也绢纸一样的，薄如蝉翼，泅着淡淡隐现
的水痕。梦里的青春岁月，都现在眼前。

于是去访问，刚刚出现在梦里的少
年时候的人。得到的教导是要坚定地
修行。如果不修行，就会一辈子都活在
黄梅天。而且沉迷音乐也是不对的。
沉迷，沉就是向下的，迷就是痴。

推荐我念《金刚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只树给

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
俱。尔时，释尊食时，著衣持钵，入舍卫
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
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

我得到的想法是活着就是在持钵，
人人有人人的舍卫大城，次第行乞就可
以了。今天我行乞，得到的是雨季，那
我也欢喜地受了吧。


